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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1977 年恢复高考，关闭十年的考场重新

敞开大门。全国 570 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

散了寒冬，黄大年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他欣喜若狂地拿起书本，踏上高考征程。

高考前一天，黄大年走了近一天的山路，

到达广西容县杨梅公社高中考点，跟随浩浩

荡荡的赶考大军进考场。有志者，事竟成。

黄大年如愿以偿，以杨梅公社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现吉林

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是当时大学校

园最流行的口号。在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

宫，黄大年真正走进了地球物理学的殿堂，他

几乎天天泡在地质宫二楼的阅览室，厚厚的

一本弗拉基米诺夫数学物理方程习题集，做

了一遍又一遍。聪明加刻苦，他连续获得“三

好学生”和标兵表现奖。

课堂上认真聆听，图书馆聚精会神；舞台

上一展歌喉，足球场挥汗如雨。黄大年不仅

学习好，还多才多艺，大家都喜欢这位阳光帅

气、聪敏机慧、热情奔放的青年。

美好的大学时光倏忽而过，转眼来到毕

业季。当时流行写毕业留念册，在册子上留

下青春的照片和临别的赠言。

那是一张一寸黑白证件照，24 岁的黄大

年，一头浓密黑发，目光坚毅，俊朗的脸庞充

满朝气。照片上方，有一句赠言简短有力：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一颗“中国梦”的种子，此时发了芽。

1982年，黄大年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一

年后，又考取硕士，硕士毕业，继续留校任

教。他曾获得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地矿部

科技成果二等奖。从助教到讲师，风华正茂

的他一路优秀，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科学的春天里，疾步如飞的黄大年和百

废待兴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

一颗赤子心，时刻准备着

“对我而言，我从未和祖国分开过，只要

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黄大年虽然身在

海外，但一颗心，时刻准备着回来。

作为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

在英国搞科研，始终是一个被追赶者，但他并

不觉得荣耀，因为他是“有祖国的人”。

“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

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

大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你都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成功。”

满腔赤子情，一颗报国心。对于黄大年

来说，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才是最大的成功，

才是今生今世最大的价值。

1992 年，黄大年再次来到人生的一个重

要转折点。

“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启动，通过层层

筛选，黄大年拿到了全国仅有的 30 个公派出

国名额中的一个，他被派往英国利兹大学地

球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是同批留学生中唯

一来自地学领域的博士生。

“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临别时，黄大年铿锵的话语，至今留在老师、

同学的心中。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千人

计划”专家毛伟健与黄大年结交已有 25 年。

黄大年来到利兹大学攻读博士时，毛伟健正

在利兹读博士后。“他背个双肩包，一见到我

就兴冲冲地自我介绍。”第一次见面，黄大年

就给毛伟健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知音初遇，惺

惺相惜，后来经常在一起谈生活、谈学习。

黄大年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四年里，

他对时间吝啬至极，每分每秒都在吸纳、都在

追赶。1996 年 12 月，黄大年以排名第一的成

绩获得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

该系获评优秀学生中唯一的海外学生。

博士毕业后，黄大年回到母校。此时，国

外同行在航空地球物理方面的研究日新月

异，黄大年唯恐落下追赶的脚步。第二年，经

单位同意，他又前往英国，继续从事探测深水

油气和水下隐伏目标的研究，成为当时该领

域的少数中国人之一。

这是一家名为 ARKeX 的航空地球物理

公司，黄大年在公司里担任高级研究员和研

发部主任，是一个被仰望的传奇人物。他带

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 300 人“高配”团

队，主要从事海洋和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方法、

技术和装备研发。它是一种能够在海洋和陆

地复杂环境和条件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

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装备，被广泛

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这项技术是当

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

点，是强国展示实力的重要标志。

本领过硬，黄大年成为国际著名航空地球

物理探测技术专家，受到国际同行的尊敬。许

多年后，当黄大年带队到他曾经工作过的英国

公司考察时，对方安排他们参观正在研发装置

的核心部分，甚至不吝介绍其中的重要参数。

此情此景，让随团考察的中科院院士罗俊感慨

万分：“我从事这项工作多年，还第一次受到西

方发达国家如此隆重的接待。”

一晃十多年，英国俨然成了黄大年的第

二故乡。事业有成，收入优渥，有花园洋房，

妻子在伦敦经营着两间诊所，女儿也上了大

学，一家人的生活安逸舒适。

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团熔岩渴望爆发、

渴望奔涌，渴望将这份光与热奉献给祖国。

2004 年，黄大年正在大西洋深水处攻关

“航空重力梯度仪”军转民技术时，父亲走到

了人生的最后时刻。电话那头，父亲深情地

对大年说：“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

了……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

的人！”两年后，母亲也悄然离去。当时，黄大

年正在国外一个空军基地做试验。母亲临终

前，留下的还是那句话：“你是有祖国的人。”

自古忠孝难两全，康河的水，大年的泪，

赤子的心。

海漂 18 年，黄大年一直怀揣着对祖国的

惦念，对父母双亲的惦念，无论是回国讲学还

是参加学术会议，他总会像一叶风帆急急驶

来。而 18 年后真正归来，已是“子欲养而亲

不待”。

不愿做康河柔波里的
一条水草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但总有相似的星

光交相辉映。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过两次大的归国潮，

都与国家、民族的召唤紧密相连。

李四光们的归来，是奔向“新中国”；黄大

年们的回国，是践行“中国梦”。

2008 年 12 月 ，中 国 决 定 实 施“ 千 人 计

划”，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或以

适当的方式为国服务。“中国梦”这三个字，让

以黄大年、施一公、潘建伟等为代表的留学人

员无比振奋。他们纷纷汇入归国大潮，引领

中国在多个科研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从“救国梦”到“强国梦”，从“个人梦”到

“中国梦”，两代留学生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

报国的赤诚。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漂泊 18 年，

黄大年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机遇，等待一次

召唤。

2009 年 4 月，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

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的刘财，把国家“千人计

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远在英伦的黄

大年。

听到母校的召唤，海外赤子的一颗心，被

彻底激活。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明确表示，考

虑回国。

黄大年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黄大年。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

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

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

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在

黄大年给刘财的一封邮件中，爱国之情一览

无遗。

剑桥的宁静，康河的柔波，在黄大年心中

难免有牵绊、有不舍。他的科研团队也再三挽

留。“伙计，你别走，留在这里，我们会有更多成

果。”国际航空物理学家乔纳森·沃特森后来回

忆说：“当黄教授离开英国返回中国的时候，我

们特别悲伤，对他的为人以及事业上的成就都

非常尊重，许多人想让黄教授留下。”

他的妻子张艳在卖掉苦心经营的两个诊

所后，蹲在一堆医疗器械里失声痛哭，她是学

医的，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

可黄大年归心似箭，再难动摇。

“康河留下了我的眷恋，而地质宫刻有我

的梦想。”那时，国内顶尖科研单位的许多橄

榄枝，都向黄大年抛来，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母校，因为那是他梦想出发的地方。

2009年 12月 24日，平安夜，长春大雪，一

架民航班机缓缓降落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18 年的英伦生活，黄大年“挥一挥衣袖，不带

走一片云彩”。

6天后，黄大年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

教授合同，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授。他因此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

每每想起签约的场景，黄大年都会感慨

万千，以至于 7 年后的同一天，他彻夜难眠，

在朋友圈中这样写道：

“从海漂到海归一晃 18 年，得益于国家

强大后盾，在各国才子强强碰撞的群雄逐鹿

中从未言败，也几乎从未败过！有理由相信，

回归到具备雄厚实力的母校，只要大家团结

和坚持，一定能实现壮校情、强国梦。”

一人力量小，“千人”力量大

“我最骄傲的，就是入选了‘千人计划’专

家，因为有一群赤胆忠心的‘千人’和我一样

回归祖国，一同前行。”

世界科技的竞争，往往没有第二，只有第

一。地球深部探测技术，也是如此。

地球深部还隐藏着多少秘密？这是人类

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需

求。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 70 至 90 年代已

经完成一轮深部探测，牢牢占据了地质科学

领域的制高点，而我国在本世纪初才刚刚起

步。国家战略的推进，需要一批科技领军人

物，需要一批战略科学家。

黄大年，就是“千人计划”引进的一位不

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他能深入专业探幽微，

又能跳出专业览全貌，有着深邃的战略眼光，

高超的科技宏观决策能力，和凝聚其他科学

家的巨大人格魅力。

他的回国，能让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

后退 100海里，就说明了一切。

2009 年 4 月 22 日，第四十个“世界地球

日”到来的时候，我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

研究专项”正式启动，叩响了“地球之门”。

这是我国历史上实施规模最大的地球深

部探测计划，是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重

大战略计划。该计划设置九大项目 49 个课

题，集中了国内 118 家机构、1600 多位科学家

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被称为中国地学界的

“集结号”。

一声号角响，万千英才聚。

黄大年甫一回国，就被委以重任。作为

第九分项“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

验”的首席科学家，他以吉林大学为中心，组

建全国优秀科研人员数百人，开启了深地探

测关键装备攻关研究。

黄 大 年 致 力 攻 关 的“ 航 空 重 力 梯 度

仪”，就像一个“透视眼”，给地球做 CT，能

洞穿地下每一个角落。这套系统十年磨一

剑，在近年来探明的国外深海大型油田、盆

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成功实验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颠覆性”技术推动

行业突破的典范。

但在这一产品和技术上，西方对中国实

行最为严格的禁运和封锁。“这是国家发展无

法回避与绕开的话题，要发展就必须要有装

备，就必须突破发达国家的装备与技术封

锁。”黄大年深知，要想叩开“地球之门”，必须

靠中国人自己。

方向确定了，撸起袖子加油干！

可项目刚刚开展的时候，国外养成的惯性

思维、行事风格、处事理念，让黄大年对工作中

的一些事情经常不理解，很生气，又无奈。

面对种种不适应，急性子的黄大年不仅

要倒“时差”，还要倒“识差”。好在有“千人”

同行，他觉得并不孤单，“大跨度的经历难免

遭遇各种困难，拼搏中聊以自慰的追求其实

也简单：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

一人力量小，“千人”力量大。黄大年搞

交叉，搞融合，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

做大增量。在黄大年的感召和努力下，王献

昌、马芳武、崔军红等“千人”纷纷来到吉林大

学，他们在不同学部、不同领域相互交叉、融

合。如今，吉林大学的“千人计划”专家已经

有 32人。

大学科、多学科交叉，是当代科技创新的

必然趋势，黄大年深谙此道，他绘就了一幅宏

大的吉林大学交叉学部蓝图：在深地、深海、

深空、信息、新材料等领域交叉融合，以大学

科支撑大科学，以大科学带动大学科。

2016 年 9 月，一个非行政化的科研“特

区”初步形成：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

式成立，黄大年任首任学部长。

成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是黄大年回国

后最高兴的事。学校曾多次催他申报院士，

他都风轻云淡地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

重要。”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

每一个学生，黄大年都要精心雕琢。他

说，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同时也是目光高

远的教育家，他培养学生不仅是“授人以渔”，

更是为了学科发展的未来、人才建设的未来、

国家战略的未来。

“中国正努力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

进，而这段并不平坦的进程需要几代人去完

成。如何培养更优秀的人才，让文化与智慧

长久地传承下去，值得每个人思考。”黄大年

这段话，体现的正是他致力于培养国家高精

尖人才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2009年秋，黄大年为新生作了一场生动的

报告。周文月为能听到这样一场大科学家的

报告感到幸运。更幸运的是，这位大科学家后

来还成为了她本科到博士期间的导师。黄大

年的悉心指导让她感动不已，“光是课题‘汶川

震区地球物理及地壳运动特征研究’就不知改

了多少遍，每一个细节，黄老师都不放过。”

2010 年，吉林大学启动“名师班主任计

划”，黄大年担任第一届“李四光实验班”的班

主任，还自费为班里 24 名学生每人买了一台

笔记本电脑，他说信息时代就要用现代化的

信息搜索手段，追求先进的理念必须从细节

开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首席科学家当起了本科班主任，很多人不理

解。而对于黄大年来说，这是理所当然。在

国外，越是名师越要给本科生上课，如果学生

在本科阶段接触到一流的教授，会受益终

身。在这件事上，黄大年有亲身经历。他在

读本科时，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院士的一次

讲座，让他一下子打开了眼界，从那时起，他

就下决心要“走出去看一看”。

这是一种深远的师承。

“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一定

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这是黄大年常

对学生说的一句话。他激励学生要树立远大

理想和家国情怀，不能只做国内的佼佼者，应

视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学生为对手。

在黄大年看来，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块璞

玉，只要因材施教都能成才。“你要做好心理

准备，跟我搞研究将会很苦，但一定很值得。”

每带一届学生之前，黄大年都会和学生说同

样的话。

黄大年的办公桌旁有两张椅子，两台电

脑。倒不是因为“阔绰”，而是专门为学生准

备的。学生来了，就坐在黄大年身旁，一人一

台电脑，讨论清晰高效。

他办公室的窗户无论冬夏，都开一条

缝。“思考需要氧气！”黄老师的连珠妙语经常

把学生逗乐。

办公室对面，是一间小有名气的“茶思

屋”，这是黄大年专为学生开辟的“造梦空

间”。这里原本是杂物间，简单装修一下，几

组沙发，两套茶具，一个吧台，就是一处休闲

的所在。学习累了，心情差了，大脑一时“短

路”了，都可以到这里来喝喝下午茶，许多“脑

洞”也许就轻松打开了。

黄大年打造这间“茶思屋”，一定是受到

剑桥大学到处都是咖啡屋、酒吧的启发。据

说，科学家詹姆斯·沃森上世纪 50 年代就在

其中一家酒吧里边喝啤酒边聊天，构思出

DNA 双螺旋结构，为此成为诺贝尔奖得主。

学生们非常喜欢这间“茶思屋”，更明白老师

开辟“茶思屋”的用意。

在学生心里，黄大年既是一位严师，又是

一位慈父。怕学生节假日想家，他就邀请学

生去自己家做客；谁感冒了，他抽屉里永远预

备着感冒冲剂；听说一个学生父母腰有病痛，

就托人从国外带回药片；要出远门，他带着学

生的作业在路上批改；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仍

不忘叮嘱学生修改作业中的错漏……黄大年

最想做的，就是带出一批像样的年轻人，在地

球物理研究的国际舞台上，站得住脚，有话语

权，让中国的脊梁挺起来！

“四海同仁扼腕叹，满园桃李呜咽鸣。”这

样一位只想着别人的人，从来没时间考虑自

己的健康。

黄大年走了，他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丛

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近 800 人前来送

别。偌大的告别厅装不下太多的悼念，省领

导来了，国家有关部委领导来了，国内外专家

学者来了，同事们来了，学生们来了……

黄大年走了，他视若孩子的学生们泣下

似山雨：“我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若有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学生……”

黄大年走了，他的同事泪崩如决堤：“黄

老师，我又没有特意去想你，只是科研项目

遇到难关时，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黄老

师，我又没有特意去想你，不敢让自己经常

想到你，因为太多事情还要去做，你的遗愿

还要继续……”

一朵洁白的浪花，奔
腾着抵达理想的彼岸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

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

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

洪流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

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斯人已逝，当人们今天再次翻看黄大年

在 1988 年写的这份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

义的入党志愿书，无不为之动容。

这段文字，像一个预设的程序，在对初心

的坚守中，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运行；

这段文字，更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虽历经

风雨寒暑，最终扎根沃土，华盖参天，达成了

一个完美的心愿。

黄大年是一代人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

子的楷模，是 460 万留学生的楷模，正如清华

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所说，“他的精神感

染、激励和鼓舞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团队、几届

学生、一所学校，而将是一个领域、一批学子、

一代人。”

2016年 6月 28日，北京青龙桥，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黄大年作为首席

科学家主持的“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

项目”，通过了评审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

项目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表明，作为精确探测地球深处的高端

技术装备，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

用 5 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 20 多年的

路程。

中国进入“深地时代”！

地球物理界震惊了。国际航空物理学家

盖里·巴尔内斯用两个“非常”评价黄大年：

“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课题，他做出了非常多

的创新。”

在场的评审专家无不对项目、对黄大年

交口称赞。可谁也没有注意到，黄大年身上

散发着一丝冰片的气味。

他吃了速效救心丸。

黄大年是在赴京前一天晕倒在办公室

的。“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后对秘书

说的第一句话。

回国 7 年，他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

转，常常忘了睡觉、忘了吃饭。地质宫 507

室，是黄大年的办公室，只要不出差，屋内的

灯光每天要亮到凌晨，门卫大爷早已习惯了

他的工作节奏。

回国 7 年，他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出

差，不肯浪费宝贵的白天，他总是订夜航，在

飞机上入眠。

每次出差回到办公室，他就把会议吊牌

随手挂在衣柜的横杆上，7 年下来，竟攒了满

满的一杆，大小各异、五颜六色的会议吊牌，

每一个都是他奔波劳碌的见证。黄大年的秘

书说，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在办公室的北墙上，贴着一张 2016 年的

巨幅日程表，几乎每一日的格子里，都有安

排，最后填写的是：2016年 11月 29日“第七届

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

记录便戛然而止。

黄大年为什么如此惜时不惜命？施一公

替他作出了回答，“在前沿科学研究的竞跑

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

真正优秀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烈的不安全

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每当黄大年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就看

一看办公桌对面的那张照片，那是 2010 年夏

天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与“千

人计划”科学家代表的合影。看到这张照片，

无穷的力量便又在心中回升。

东奔西波，黄大年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

扑在了工作上。家，反而成了一个短暂的栖

息地。他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妻子张艳。

从卖掉诊所、舍弃“医学梦”跟随丈夫回

国，到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他、爱护他，张艳是

黄大年一生中最坚强的后盾。他对妻子许下

一个又一个诺言，“再有一年就忙完了。”“再

有一年就是正常的生活节奏了。”可是，年复

一年，黄大年还是那个有家难回的黄大年。

有时候，有些话，男人是说不出口的，唯

以文字来表达。一到节日来临，他便在朋友

圈里抒发几句感慨：

2016 年 2 月 22 日，元宵节，他这样写道：

“办公楼内灯稀人静，楼外正是喜气洋洋。

我们被夹在地质宫第 5 层，夹在‘十二五’验

收和‘十三五’立项的结合部，夹在工作与家

庭难以割舍的中间。没人强迫，只是自找，

总想干完拉倒，结果没完没了，公事家事总

难两全。”

2016年 9月 10日，教师节，他写道：“可怜

老妻一再孤独守家，周末、节日加平时，空守

还是空守，秋去冬来，在挂念中麻木，在空守

中老去。”

人毕竟不是机器，哪里经得起这样无

休止、高强度的运行？2016 年 11 月 29 日，

也就是办公室日历上有记载的最后一个日

子，黄大年再次晕倒，这一次是晕倒在飞机

上。他醒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

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

料很重要。”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检查

结果在预料之中：住院治疗，但却比预料的更

糟：胆管癌。

2016 年 12 月 14 日，一向健壮的黄大年，

被推上了手术台。

手术前一晚，当探望的人离开后，他独自

在病房打开微信相册，从头翻到尾，过往的岁

月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他知道自己即

将踏入“战场”，于是在朋友圈里写道：“人生

的战场无所不在，很难说哪个最重要。无论

什么样的战斗都有一个共性——大战前夕最

寂静，静得像平安夜……”没想到，这成了黄

大年朋友圈的最后一条。

他去世前一天，“千人计划”联谊会换

届。施一公在介绍完候选人黄大年的基本情

况后，忍不住说了一句：“大年病危，正在和病

魔殊死搏斗。”全场肃然，唏嘘一片，大家不约

而同，高票推选黄大年作为副会长，每一票都

是祈祷，每一票都是挽留！

此时，在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女儿

黄潇正在分娩的疼痛中挣扎。一声啼哭，黄

大年的外孙“春伦”降生，这是他早就为外孙

起好的名字：长春的春，伦敦的伦。当家人把

手机上婴儿的照片举到他眼前时，黄大年的

意识正在渐渐远去。

黄潇与父亲上一次见面，是在去年她的

婚礼上。父亲特意请假匆匆赶到英国。那一

天，父亲既高兴又不舍，搂着穿婚纱的女儿，

在优美的音乐中翩翩起舞。很久没有这样近

距离看女儿了，原来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这么

美了，要嫁人了，父亲含泪的微笑，没有逃过

女儿的眼睛。那一天，父亲送给女儿一块老

旧的手表，那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姥爷送给

他俩的传家宝。父亲将手表给女儿戴上，便

匆匆离别。

这一别，竟是永诀。

2017 年 1 月 8 日 13 时 38 分，一颗强大的

心脏停止了跳动，英雄魂魄化作一只百灵飞

向了天空。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我

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

国……”

大年，这是你生前最喜爱的歌，每当唱到

深情处，你都禁不住泪眼婆娑。

“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

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

大年，这也是你的同事学生好友亲朋最

想唱给你的歌。你的青松气质、红梅品格，堪

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你心有大我、至诚报

国的情怀，如山一样的巍峨！

英雄无悔，在梦想出发的地方，你把最宝

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

国士无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祖国

永远不会忘记你！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心 有 大 我 ，山 一 样 的 巍 峨
——追记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黄大年

黄大年给同学的毕业赠言。 黄大年在为吉林大学的学生们授课（2011年4月10日摄）。 新华社发


